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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与朵康名称地域脉络解读

在众多关于涉藏地区的书籍中，常

提及康巴地区旧称“朵甘思”“多康”。然

而，若想深入了解这片神秘土地，需从中

华广袤的地理版图中，细致梳理它们之

间微妙的差别。

康巴，宛如一颗镶嵌在横断山区的

璀璨明珠，静卧于大山大河的夹峙之间。

它的地域范围极为广阔，囊括了西藏昌

都地区、林芝市东部（察隅、波密、墨脱三

县）、那曲地区东部（聂荣、巴青、索县、比

如、嘉黎五县），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阿坝

大小金川，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以及云

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等诸多区域。任乃强

先生在《任乃强藏学文集 (下册)·丹达

山脉与康区》中，曾阐述过康巴独特的地

域划分。康藏之间的丹达山脉，在“第七

世纪以前，是苏毗民族和吐蕃民族的天

然界限。直至如今，它依然是康巴与藏巴

的界标”。有趣的是，在民间，人们常常以

那曲地区索县的“亚拉山”作为划分依

据，认为此山是卫藏和朵康的界线。这种

官方与民间认知上的差异，为康巴地区

的地域界定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相较于康巴，朵康的地域范畴更为

宏大。回溯历史，在公元656年（显庆元

年），噶尔·东赞率领十二万大军攻灭白

兰部与吐谷浑之前，朵康被称作“康吉贾

阵”。正如《白史》中所述：“所言康者，系

指其边地，如诸边小国，名‘康吉贾阵’

也。”朵康（多康）乃是藏文的音译，它还

有朵甘思、朵甘等别称，别名麦康，是白

兰部与吐谷浑的合称。其地理位置不仅

涵盖了现今的康巴地域，还延伸至今天

甘肃省和青海省的藏族地区，以及四川

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北部地区。《如意宝

树史》记载：“总的说朵甘思分麦康、朵寿

（雅姆塘）、宗喀（吉塘）等三地，称为三

康，也就是安多、曲多、昌都三地”。这些

古老的记载，犹如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

了探索朵康历史地理的大门。

元朝时期，西藏实现统一，这片广袤

的地域被设立为朵甘思宣慰司（即吐蕃等

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明朝“明因元制”，

依旧设立朵甘都指挥使司，简称“朵甘都

司”，在元明时期，该地域隶属于陕西行都

指挥使司。时光流转，直至清乾隆年间，随

着准噶尔汗国的覆灭，涉藏东部区域迎来

了重新划定的契机，甘陕管辖的涉藏行政

区域也由此经历了重大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对于地域的认

知，往往与中央政府的行政区域划分不

尽相同。在民间，人们对卫藏、康巴、安多

有着细致入微的地域区分，这才有了“卫

藏的佛、安多的马、康巴的人”这一广为

流传的说法，以及藏族三大方言区的存

在。这些民间认知，承载着当地人民千百

年的生活记忆与文化传承，是地域文化

独特魅力的生动体现。到了清末，代理川

滇边务大臣傅嵩炑于宣统三年（1911）

奏书云：“査边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拟

名西康省。”自此，“西康”这个名称开始

广泛流传，且被赋予了“西康高原”的美

誉，一般认为它是康巴的主体所在。西康

之名，如同一个时代的印记，见证了这片

土地在历史长河中的变迁与发展。

康巴与朵康的地域划分，不仅是地

理空间上的界定，更是一部蕴含着民族

融合、历史演进与文化传承的宏大史诗。

它们在岁月的长河中相互交织，共同构

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画卷。

三年前，乡下老宅翻建完毕后，因

喜爱植物，我特意在庭院中辟出一块隙

地，种植花木。地方虽不大，也就四五十

平方米的样子，却栽种了许多花木：两

棵玉兰、三棵桂树、两棵木槿、两株紫

藤，此外还有红豆杉、冬青、蔷薇、葡萄、

竹子、牡丹、芍药之类，几乎把庭院种了

个满满当当。经过数年的生长，庭院里

已是一片葱郁。尤其是那两株紫藤，顺

着牵引的铁丝蜿蜒攀爬，如两条游龙，

先是攀爬到一楼、二楼的窗户上，继而

攀爬到三楼阳台的栏杆上，为院中增添

了无限绿意。

我喜欢紫藤，喜欢它紫色的花絮，也

喜欢它卵形的叶片。在单位上班期间，我

特别爱到西安环城公园散步。

我们单位在城墙内的太阳庙门，距

南城墙不足百米，无论是向东出朱雀门，

还是向西出小南门，都是抬脚就到了环

城公园。清晨和午间去环城公园散步，十

分方便。我在环城公园东南西北四方都

散过步，当然，散步最多的地方还是南环

城公园，而南环城公园中，我最爱去的是

朱雀门东面这一段。原因呢，这里有一个

巨大的紫藤长廊。

这个长廊有二十多米长，十多米宽，

四五米高吧。它是由十余根四棱见方的

水泥柱子和水泥檩条搭建成的。紫藤呢，

就是顺着这些水泥柱子缠绕生长上去

的，然后爬上水泥檩条，覆盖了廊顶。也

不知这些紫藤是什么时候种植的，反正

我见到它们时，麻花状的主干已有成人

胳膊粗细。春天，紫藤生出鹅黄色的新

叶，稀疏、散碎，看上去柔柔弱弱的，连阳

光都挡不住。但叶下却垂挂出一串串紫

色的半尺长的花絮，那花繁盛得几乎让

人忽略了叶子的存在。蜜蜂来了，嗡嗡

嗡，蜜蜂飞东飞西，飞上飞下，在花叶间

流连，似乎是在开会。它们当然不是在

“开会”，它们在忙碌着采蜜。但也就两周

的光景，花就谢了。紫藤的叶子由鹅黄变

作淡绿、深绿，叶子疯长，密密匝匝的，覆

没了整个廊架。不要说阳光透不进来，就

是风雨，也不容易透过。长廊成了人们休

闲的好地方。

人们在廊下歇息、谈天、下棋，有些

青年男女晚间还在此谈恋爱。我在公园

里散步，走累了，也常常在长廊下的凳子

上坐一坐，喘口气，看看黛黑色的城墙，

看看城墙上的游人，望望天空上的流云，

以及公园内的风景，想想这座城的历史，

想想心事，而风就从我的身边吹过，季节

的脚步就从我的身边悄然流转。

我看见腊梅花、迎春花、紫藤花、玉

兰花次第开放，春风浩荡，城墙上空有风

筝飘飞。接着是紫薇花、木槿花、合欢花

吐艳，在公园里徜徉的人们，男人穿出了

短袖，女人穿出了五颜六色的裙子，连风

也变热了。接着就是菊花登场了，接着雪

就落下来了。季节在环城公园内完成了

一个轮回，而紫藤也完成了它生命的轮

回：生叶、开花、结果、凋谢。

我家院中的那两株紫藤，看它们的

枝干，少说也有五六年了，但它们至今还

未开过一次花。也许是我养护不当，缺水

少肥吧。我曾就此请教过一位朋友。这位

朋友早年赴深圳工作，后卜居秦岭清华

山下，他家中也种有一架紫藤，每年开花

时节，他必邀请三五好友，坐于紫藤架

下，品茗闲话。据他讲，我家院中的紫藤

未开花的原因，有可能是种养的时间不

够。我上网查了一下，有的紫藤从栽种到

开花，几乎需要十年。这样说来，我还需

要耐心地等待。不过，有两株紫藤相伴，

春夏绿荫透窗，就是不开花，连心也会清

凉许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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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兵站的训练场上集

合散队后，大家正纷纷走向各

自的宿舍休息。我们住的地方，

是兵站过往人员的宿舍。七八

幢宿舍房是平房，粉墙灰瓦，围

着兵站车场成“7”字形排列。还

没走进房，就听几个兵仍在骂

骂咧咧地发牢骚，其中一个声

音很熟悉：“妈的，早知甘孜这

么苦，不如在家挖红薯。招兵时

说，当兵的地方是在成都的部

队，结果不让我们留成都，而发

配甘孜充军。”又一个声音说：

“接兵的人当初说是技术兵种，

结果让我们当炊事员，伙头

军。”我扭过头向那个熟悉的声

音望去，发现是他在发牢骚。他

叫松元，当兵前，他曾来我家与

我共睡一床。那一年，他走亲戚

到我村，夜晚他亲戚家找不到

下榻之地，他的亲戚就带着他

到我家住。我家也没有多余的

床，只好与我同睡我的那张木

床。两个小伙子挤一床，挤得木

床发出呷呷的响声。正是这一

挤，挤出了我们二人的友谊。我

看见了他，他也看见了我。我拍

了他的肩，他也拉了我的手。我

们闪在宿舍旁边，拉起了话。我

说：“既来之则安之，甘孜再苦，

也比在农村吃不饱肚子强。别

老是怨言满天飞，更不能学有

的人当逃兵。”他说：“你是老

兄，多读了几年书，道理比我懂

得多。我听你的就是，我保证在

部队当好兵，决不当逃兵。”

新兵训练一个月，我们虽

然不在一个班，但分到兵站后，

我们居然又在同一个兵站，我

和他在兵站的故事又有新篇。

这当然是后话。

还是回到新兵连。正是有

那些满腹牢骚，正是出现了逃

兵，连首长加强了政治教育、理

想人生教育和纪律教育，新兵

们大都能端正态度，正确对待

得失。新训走入正轨，我们也下

定决心，接受部队考验，书写当

兵的历史。

一个雪夜，大雪铺满甘孜

城。我们围着一个没有生火的

钢炉开班务会。我们一个班12

人，共住一间房，睡在一个通铺

上。带我们班的班长是老兵，丰

都人，姓杨，他说天气太冷了，

室内又没烤火炭柴，同意大家

坐在床上披着被盖开会。班务

会的主题是整顿内务，安排新

训总结。新兵们就像一个个坐

月子的妇人，依偎在床上。开完

会，洗漱完毕，上床睡觉。还没

睡暖身子，几声急促哨音响起，

那是紧急集合的短促音。我们

把被子一蹬，三下五除二，整好

被子，穿好衣服，扎好武装带

（那时还没配发武器），冲出宿

舍，在兵站停车场站好队。那时

真的叫雷厉风行，无人说话，只

有唦唦的脚步声。一会儿，宋连

长等连首长来了，站在连部房

前，看着一个个新兵背着豆腐

块形的被子，跑到停车场。集合

整队完毕，宋连长发布命令：

“接上级命令，甘孜窜进一股叛

匪，我部奉命前去堵截围歼。现

在出发！跑步前进！”

作战命令下达，我的神经

一下绷紧，开始跟着队伍跑步

向前。出大门，过县城，沿着川

藏公路向前急行军。此刻，雪花

在下，寒风在吹，跑得气喘吁

吁。但我有一些担忧，除了连排

长挂着手枪，我们新兵都是赤

手空拳，遇到叛匪，何以制敌？

在新训时，就听到真假难

辨的传说：上世纪在甘孜发生

不亚于西藏的大规模叛乱，叛

乱平定后，发现甘孜某某寺院

的地道很长，藏了成百上千叛

匪，有不少叛匪顺着地道跑到

了印度。还有叛匪躲进大山，不

时下山持枪抢劫……

想到这些，就有了恐惧。看

见路旁不时有片石卵石闪过，于

是心里有了主意：遇到叛匪，就

用石头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跑了半个小时，队伍继续

向前，但有的战友已经跑不动

而落伍了，整齐的队伍也变成

稀稀拉拉如一群散兵游勇游荡

路旁。在路旁一片稍稍宽广平

坦的雪地，连长命令就地停下

等候掉队战友。各班等齐后，再

次整顿队伍。连长宣布，战斗警

报解除，因为这是一场演练！

虽是演练，虚拟敌情，但它

的确让我在涉藏地区绷起了弦。

军事演习，简称军演，是在

假定情况诱导下进行的作战指

挥和行动演练，是作战部队进

行的模拟实战。军演的主要作

用是什么呢？那就是提高实战

力，提升自信力，增强威慑力。

演练是人为绷紧的弦，实

战才能真正检验人的胆魄。

我们期待下部队后迎来真

正的战斗。兵站啊，兵站。兵站

没有战斗，只有工作、任务，但

我们把这些当作战斗。

兵站二字，过去闻所未闻。

与它的首次接触，是在参军前

看过的电影《51号兵站》。那部

电影展现的是抗战时期，我党

通过地下渠道开展对敌斗争、

运输物资的故事。想到这部电

影，兵站在心中变得刺激、神

秘、遥远。

解放后建立在川藏公路的

兵站，没有那些传奇，只有平凡。

稳藏必先安康，安康必先

通康。这是九十年代治藏方略

之一。

修建川藏公路是五十年代

国家稳藏固疆的重大战略。

川藏公路从表面上看是川

和藏的公路，但它的内涵却连

着祖国的心脏。

北京天安门广场南端，正

阳门下，中国公路“零公里”路

标从祖国心脏辐射到四面八

方。沿着路标指向，跨过高山大

河来到拉萨，同样能看到一个

标志——川藏、青藏公路纪念

碑。石碑背面篇首上书：“为实

现祖国统一大业，增进民族团

结，建设西南边疆，中央授命解

放西藏，修筑川藏、青藏公路。”

1950年4月，高原上

的冰雪尚未融化，

川藏公路、青

藏 公 路

就 同

时

破土动工。11万筑路大军战山

洪、斗冰川，三千志士英勇捐躯，

一代伟业永垂青史。两条公路通

车，结束了千百年来涉藏地区仅

有栈道、溜索、人背、畜驮的运输

方式，将雪域高原与祖国大家庭

紧紧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川藏公路是涉藏地

区连结北京的金桥，那么兵站

就是金桥上的桥墩，而兵站的

兵就是桥墩的一颗螺丝、一块

砖、一颗石子。新兵连新训和兵

站政治学习中如是说。

我当然想在这个桥墩上发

出一颗石子的光亮。

上世纪五十年代，十八军

进藏，把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插

上雪山大地。其十八军后勤司

令部就设在甘孜。如果川藏公

路被喻为是拉萨连着北京的金

桥，那么一座座兵站就是一个

个牢固的桥墩。这些比喻和道

理，是新兵训练时首长讲给我

们听的。

回溯历史，兵站作用显而

易见。

红军二、四方面军甘孜会

师后北上来到川西涉藏地区，

解放后任成都军区后勤部长的

红军军官杨以山受朱德之命在

噶曲河畔建起著名的草原兵

站，为后续部队提供后勤保障；

十八军进藏，昌都战役即

将打响，十八军在海子山建起

川藏线首座兵站，为前方提供

弹药粮草；

六十年代，为接待开赴中

印边境的部队和转回后方医治

的伤员，川藏线卡集拉兵站的

官兵连续几天几夜不睡觉。

川藏公路原称康藏公路，

是18军进藏时由西康省向西

藏修筑的国防公路，起点是西

康省雅安市，终点是西藏拉萨，

全长约4千里。1955年西康省

撤销，与四川省合并后，康藏公

路改为川藏公路。

沿线兵站由总后重庆办事

处管理，后划给成都军区后勤

部成昌兵站部管理。甘孜大站

是60年代建立的团级兵站，所

辖地段千余公里，所属各兵站

分布于川藏北线海拔三千多米

以上的高原雪山峡谷。尽管在

分兵下站前夕我曾在班会上表

决心，要求到最艰苦的兵站去

工作、去战斗，但我还是分到了

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甘孜

兵站。甘孜兵站在县城内。在那

个年代，甘孜城的规模在川藏

高原上仅次于拉萨、康定。

总而言之，兵站二字平实，

但担子沉重。


